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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茉莉开出去 一轮明月照回来
———从《茉莉花》与淮南大众剧团的渊源探析淮南文旅

杨道文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
美丽的茉莉花……”

这首歌， 中国人几乎都会唱。 可
要问它是哪儿的民歌， 十有八九的人
会说： 江苏的， 苏州的， 有人还会想
到扬州、 南京。 要再说它跟安徽淮南
有什么关系， 多数人就摇头了。

其实这朵 “茉莉” 的根， 就扎在
淮南， 确切地说， 扎在抗战烽火中诞
生的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 而把这段
渊源讲清楚， 或许正是淮南做文旅融
合发展文章的一个好开头。

一、 十四岁的小团员 ，
记下一段旋律

先说往事。
淮南大众剧团诞生在上世纪的抗

日烽火中 ， 是新四军二师的文工团 ，
因为常年活跃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得
了 “淮南大众剧团” 这个名字。 别的
队伍扛枪打仗， 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
琴， 宣传抗日、 动员群众、 慰问演出，
跟着部队在根据地辗转， 用今天的话
说， 是一支文艺轻骑兵。

1942 年， 剧团来到六合金牛山一
带演出。 六合如今属南京， 当年是淮
南根据地的地界 。 金牛山这个名字 ，
新四军二师的老人不陌生 ， 前一年 ，
罗炳辉将军刚在这里指挥了一场漂亮
的对日伏击战。 就是在演出间隙， 一
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团员何仿， 听到当
地一位民间艺人在唱 《鲜花调》。

《鲜花调》 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小
调， 把金银花、 玫瑰花、 茉莉花三种
花放在一起反复咏唱。 曲调婉转， 一
下子把小何仿听停住了。 他母亲喜欢
民间音乐， 他从小耳濡目染， 对旋律
格外敏感。 别人听个热闹， 他听完就
缠着艺人请教， 一句一句用简谱记了
下来。

记谱只是第一步。 原始 《鲜花调》
三种花并列咏唱， 唱词里还有不少俚
俗的成分。 此后十几年， 何仿反复打
磨， 把三种花浓缩成茉莉花一种， 唱
词也修得干净雅致， 就是我们今天听
到的 《茉莉花》。

这颗种子埋了很久 。 战争年代 ，
它在根据地的篝火旁唱过， 在行军路

上唱过； 直到 1957 年， 已经担任前线
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再度加工此
歌， 进京参加全军文艺会演， 一炮打
响， 随即灌成唱片， 传遍大江南北。

再往后， 这朵 “茉莉” 越开越远。
上世纪 60 年代， 这首歌跟着周恩来总
理走出国门， 奏响在万隆会议的会场；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回归， 交接仪
式的舞台上， 《茉莉花》 的旋律率先
响起 ；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
《图兰朵》， 更是大段采用了这段旋律。
很多人不知道， 《图兰朵》 里的 “茉
莉花”， 比何仿的改编还要早。 十八世
纪末， 英国人约翰·巴罗把这段曲谱记
下带回欧洲， 收进了他的 《中国旅行
记》； 一百多年后， 普契尼据此谱写歌
剧， 让这个中国小调登上了世界歌剧
殿堂。

于是这朵茉莉的旅程就成了这样
一条线：一个江南民间小调，先去了欧
洲，唱进了歌剧；八十多年后，又由一个
十四岁的新四军小文艺战士在淮南大
众剧团期间记谱改编， 唱成了国民金
曲， 被誉为 “中国的第二国歌”。

淮南与 《茉莉花》 的渊源， 就在
这里， 这朵茉莉， 是从淮南根据地的
土壤里采下、 修整， 再开向全国的。

二、 淮南的家底， 何止
一碗豆腐

顺着这段往事往下捋， 会发现淮
南的文化家底， 厚重得超出很多人的
想象。

先说源头 《淮南子》， 西汉淮南王
刘安率上千门客编著而成， 这部被称
为天下奇书里， 二十四节气头一回被
完整记录， “塞翁失马” “一叶知秋”
这些成语出自这里， 嫦娥奔月的传说
也在这里被记录。 一部书认领了这么
多国民级典故， 全国找不出几家。

再说古城。 寿春是楚国最后的都
城， 4 个楚王， 共计 19 年， 如今寿州
古城墙保存完好 ； 安丰塘又称芍陂 ，
春秋时孙叔敖主持修建， 2600 多年过
去还在灌田， 前些年评上了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 八公山上 ， “风声鹤唳 、
草木皆兵” 的成语就诞生在淝水之战
的古战场。

还有红色。 抗战时期， 淮南抗日
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的家， 军民在这
里反 “扫荡”、 建政权、 办剧团， 淮南
大众剧团和何仿的故事， 就是这片热
土结出的文艺果实。 境内的 “万人坑”
等日军侵犯淮南罪证遗址， 则是那段
苦难岁月的沉默证物。

再有山水烟火。 千里淮河穿境而
过， 硖山口、 茅仙洞、 黑龙潭等美景
美不胜收； 焦岗湖湿地芦苇连天， 人
称 “华东白洋淀”； 八公山豆腐传了两
千年， 淮南牛肉汤风行国内外， 一城
的烟火气， 都是现成的。

再看这几年， 2024 年武王墩一醒
惊天下 ， 2025 年 《六姊妹 》 火爆出
圈， 今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 年
中秋晚会》 又办在了淮南。 当年嫦娥
奔月的故事写在 《淮南子》 里， 今天
总台秋晚的舞台搭在淮南的土地上 ，
这个缘分， 全国独一份。

三、 淮南文旅， 把珍珠
串成项链

家底这么厚， 可一说到文旅， 淮
南人不但自己心里都有数， 还感觉到
有点憋屈。 知名度与家底不匹配， 爱
国诗人陆游人人知道， 但他在淮南出
生长到 5 岁， 知道的没几个。 《茉莉
花》 人人会唱， 与淮南大众剧团的渊
源， 更是少有人听闻； 留不住人， 不
少游客的路线是古城墙转一圈、 八公
山爬一爬、 一碗牛肉汤下肚， 下午开
车走人， 典型的 “过路游”； 资源散，
古城归古城， 山归山， 湖归湖， 各吹
各的号， 缺一条把珍珠串成项链的线。
反观前两年， 淄博靠一串烧烤、 哈尔
滨靠一场冰雪 、 天水靠一碗麻辣烫 ，
先后火出了圈。 有人说是运气， 可运
气背后 ， 是人家把本地的 “一招鲜 ”
研究透了、 放大了、 接住了。 流量时
代的逻辑就是这样 ， 不看你有什么 ，
看你能让人记住什么。

淮南能让人记住什么？ 至少有四
张牌可打。 第一张牌， 认领 “茉莉花
的娘家”。 把淮南大众剧团的史料系统
整理， 建一座陈列馆； 与何仿先生亲
属及相关机构合作， 把 “十四岁小团
员与 《茉莉花》” 的故事讲透； 做一台

音乐剧或实景演出 ， 就在景区常演 ；
条件成熟时， 办一场 “茉莉花开” 主
题音乐节。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 例子
并不少， 一部 《边城》 让凤凰古城名
扬天下， 一部 《五朵金花》 让大理风
光进了千家万户， 一首 《刘三姐》 唱
红了桂林山水 。 国民级的 《茉莉花 》
就攥在手里， 不用， 可惜了。 第二张
牌， 把 “源头” 的文章做足。 成语典
故之城， 《淮南子》 里的二十四节气、
嫦娥奔月、 塞翁失马， 个个都是可以
开发文创、 策划活动的富矿， “二十
四节气之城” 的名号已经叫开， 还要
往深里做。 第三张牌， 串珠成链。 寿
州古城 、 八公山 、 淝水之战古战场 、
焦岗湖， 串成楚风汉韵一日线； 新四
军纪念林、 小甸集特支等景点， 串成
红色忠义线。 配上夜游、 民宿、 演出，
把 “半日游” 拉成 “两日一夜”， 游客
住下来， 消费自然就长出来。 第四张
牌， 接住秋晚这波流量。 总台秋晚办
在淮南 ， 是国家平台递过来的话筒 。
晚会散场之后呢 ？ 主题线路要跟上 ，
文创产品要跟上 ， 话题传播要跟上 。
秋晚的舞台上有圆月、 有嫦娥的意象，
而嫦娥奔月恰恰出自 《淮南子》， 这个
闭环讲出去 ， 就是现成的传播爆点 。
机会窗口就这么几个月， 接得住， 淮
南就完成一次面向全国的自我介绍。

说到底， 文旅融合不是文化加旅
游的简单相加， 而是让文化开口说话、
替城市开口吆喝。 茉莉花的故事， 就
是最好的吆喝词。

八十多年前，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在金牛山下， 把一段乡音一句句记进
简谱。 他大概想不到， 这段旋律后来
会奏响在万隆会议的会场、 响在香港
回归的仪式上 、 唱进意大利的歌剧 ，
歌越唱越亮， 路越走越宽。

对淮南来说， 这不只是巧合， 更
像一次提醒， 这片土地埋着的文化种
子， 远比我们以为的多。 把它们一粒
粒找出来、 种下去、 开出花来， 文旅
融合这篇文章， 淮南有得写。

今年中秋， 月亮照在淮南的舞台
上。 当年从这片热土采下的旋律， 如
今在家门口的晚会上再度唱响， 一朵
茉莉开出去， 一轮明月照回来。

草 木 之 香
徐满元

作为在皖西南一个名叫黄泥巴塘的
小山村土生土长了整整二十年的 “山里
娃”， 自小便与我有着太多肌肤之亲的，
无疑就是草木。 正因如此， 我对草木的
香味喜爱有加。 换言之， 草木四溢的香
味， 像一个巨大的磁场， 时时将我吸
附。

至今依稀记得， 儿时经常与小伙伴
们玩捉迷藏， 或模仿当年所看黑白电影
里战士们埋伏时的情状， 兔子一样钻进
草丛中， 好不让对方或 “敌方” 发现。
于是乎， 那时的自己， 恰似萝卜掉进菜
缸里， 被浓郁的青草气息盐一般腌透
了。 有时由于等待得太久， 以至于离开
后， 自己也变成了一棵草， 浑身散发着
草香。

至于独自或与小伙伴们一起 ， 爬
到树冠里 ， 鸟一样叽叽喳喳个不停 ，
被浓郁的树香包裹成琥珀， 是常有的
事。 有时在树上待得不肯下来， 直至
不得不下来回家吃饭时， 一进门大人
们就闻出来了， 马上追问： “是不是
又爬树上了？” 无法否认， 只好点头，
因为那股树香味， 早已把秘密悄悄告
诉了大人们。 好在草木的香味也总受
到大人们的欢迎， 大人们也就因不怎
么反感而不再追究。

毫不夸张地说， 爱闻草木香的我，
土生土长在小山村， 便犹如鱼之得水。

曾一度成为放牛娃的我， 放牛时常
有意让牛在前面吃草， 我跟在牛身后，
为的是闻牛吃草时， 像石头投进池塘，
激起一阵又一阵草香的涟漪。 那涟漪散
开似一张巨大的蛛网， 而我便是趴在那
网中央的大蜘蛛， 沉醉于草香之中。 如
果说 “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不是柴可
夫斯基、 贝多芬 ／而是响彻我的童年的 ／
牛儿吃草的声音”（拙诗《放牛娃》），那掺
杂着强烈泥土气息的草香味， 便是嗅觉
上开出的最美最香的花朵。

是的， 我一直以为， 草木开出清
香、 淡香或浓香的各色花朵， 那是草木
极尽己之所能， 把草木之香发挥到极
致。 其状恰似一个诗人、 作家写出了代
表自己最高水平的诗文。 而草木结出的
香甜果实， 又是对草木之香的精心提炼
与高度概括， 也是草木们给自己打上了
一个个完美的阶段性， 乃至最终的句
号。 这些果实中的一些， 自然或人为地
成为种子后， 就又由终点变成了起点，
新的草木便又应运而生， 踏上征程， 体

验生存， 完成使命。 正是这样的循环系
统 ， 才让草木生生不息 ， 绵延不绝 。
“一岁一枯荣” 的 “离离原上草” 如此，
树龄以千百年计的大树亦如是。

我甚至怀疑， 草木之躯便是缕缕香
气巧妙凝结而成。 要不， 为何那些业已
结束生命的草木， 无论是作柴禾， 还是
当木材， 都能释放自己生前积蓄的香
气。 这为我再次沐浴草木之香， 提供了
不出家门便可如愿的良机。

垂髫之年的我， 经常帮忙往灶膛里
送柴禾。 这些柴禾大多为干透的茅草、
秸秆、 树枝、 树兜及废弃木料等， 燃烧
时恰似打开香水瓶盖， 随即散发出各自
独有的草木之香。 这香既是炊烟的味
道， 也是故乡的味道。 其在我嗅觉的长
卷上， 钤下了永不褪色的印章， 胎记般
伴随我一生。

更让我难忘的是， 童年时期， 父母
差不多每年都要请木匠来家里打农具、
家具。 尤其是打桌子、 柜子、 床等家具
时， 用的都是杉木、 樟树、 松柏等优质

木材， 锯开后， 会散发出非常好闻的香
味。 我有时手捧锯末或刨花嗅其香， 恰
似我贴着鼻尖， 闻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栀
子花一样。 而大哥用木匠用剩的边角料
给我做的那把木头枪， 让我爱不释手，
经常一边玩耍， 一边闻其木香。

时至今日， 我仍保持了少时尤其喜
欢于夏日雨后到草木丛生的地方去闻那
浓烈的草木香味的习惯。 这香味仿佛荡
漾的水波， 总把我拍打成一艘快乐的小
舟， “从流飘荡， 任意东西”。 直至那
小舟糖块一样， 被草木之香含在嘴里，
最终与其融为一体。 可与此相媲美的情
景， 就是一直坚持晨练的我， 常于秋日
清晨来到某条被草木掩映的幽深小径，
边锻炼边闻那浓郁又清新的草木之香，
感觉自己走起路来就像腾云驾雾般浪漫
又轻松———是那袅袅升腾的缕缕草木香
气， 让我飘飘欲仙。

正如苏轼在 《沉香石 》 中所言 ：
“山下曾逢化松石， 玉中还有辟邪香”，
至今我书房的抽屉里还放有多颗状如
玻璃弹珠的香樟木球。 只要一打开抽
屉 ， 那股香樟树的香气便扑面而来 ，
叫人神清气爽， 对我的读书写作， 无
疑大有裨益。

人们常说 “人非草木 ， 孰能无
情？” 可我多想做一棵能散发出与众不
同的香气的草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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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埠湖畔月白风清
陈 强

月夜，我一个人漫步在瓦埠湖畔，那
波光粼粼的瓦埠湖水， 一浪一浪地向我
身边涌来， 偶尔会有一束浪花轻吻我的
裤角，月亮像一盘白玉悄悄地爬上天际，
映衬着一望无际的瓦埠湖水面， 月白风
清，温婉静谧。

瓦埠湖横亘寿州东南，襟淮带野，衔
月纳风，白日里烟波浩渺、风物舒展，及
至入夜，风敛尘嚣、月垂清宇，便化作一
方澄澈空灵的人间秘境。 月白风清之夜
造访瓦埠湖 ，方知古人笔下 “天容水色
俱鲜净”的意境。 当暮色层层褪去，皎月
缓缓升空，清辉遍洒湖域。 “湖光秋月两
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此句用来描摹
月夜瓦埠湖，亦是恰如其分。 晚风轻拂
旷野 ，抹去了白日的燥热与喧嚣 ，温柔
掠过湖面 ，不起惊涛 ，只漾开层层细碎
的涟漪。 满湖碧水承接漫天月色，水光
映月华，月华融水色，澄澈通透，浑然一
体，恰似查慎行笔下“月光浸水水浸天，
一派空明互回荡” 的绝佳景致。 天地洗
尽铅华，万物归于静谧，唯有清风流转、
月色流淌，方显清雅无边。

夜色中的瓦埠湖， 隐去了日间渔帆
往来、岸柳摇曳的鲜活热闹，多了几分悠
远空灵的诗意。浩渺湖面平铺向远方，澄
澈的湖水，没有波澜壮阔的激荡，只有安
然沉静的温柔。遥遥望去，横跨湖面的瓦
埠湖大桥静立水波之上，“长桥卧波，未
云何龙”，剪影清疏，与天边皓月、粼粼湖
水相映成趣， 为苍茫湖景添了几分温柔

雅致的灵气。 岸畔的芦苇褪去白日的翠
绿，在月色中晕染出朦胧的银白，晚风穿
过芦丛，簌簌轻响，细碎悦耳，是深夜湖
畔最轻柔的絮语。

四野寂寂，万籁归宁，唯有清风、皓
月、湖水相伴。偶有晚归的渔舟缓缓划过
水面，船桨轻拨湖水，划破满湖月色，漾
开一圈圈细碎波光。波光流转间，皎洁月
影随之摇曳浮动，待渔舟远去，湖面复归
平静，水月相融，依旧是一片清明澄澈的
天地。岸边偶有栖息的水鸟，被晚风与水
声轻扰， 振翅低飞数尺， 又悄然落于芦
丛 ，不惊夜色 ，不扰清宁 ，恰似 “鸥鹭闲
眠”的悠然，静谧而又安详。

千百年来， 瓦埠湖守着江淮大地的
岁月更迭， 朝看晨雾漫湖， 暮观星月沉
波。 湖畔千年瓦埠老街， 青砖黛瓦枕水
而居，古街灯火疏淡，晚风裹挟着淡淡的
水乡烟火，与湖上清寂月色相融，让清冷
湖光多了几分人间灵气 。 古今风月相
通， 昔人泛舟湖上， 以月寄怀、 以水抒
情，写下无数山水佳句；今人居此湖畔，
揽清风明月， 观湖天澄澈， 方懂山水无
言，最能安放人心。

夜色渐深，月色愈明，清风愈柔。 整
片瓦埠湖沉浸在如水月华之中， 我早已
忘却尘世所有浮躁烦忧， 被这湖光月色
温柔涤荡， 心净如洗。 这一刻， 人立湖
畔，目之所及是天水共色的清景，心之所
感是岁月安然的静好。山河静谧，风月温
柔，便是瓦埠湖最动人的月色光景。

镜 头 里 的 国 庆
代宜喜

二十余载奔走煤矿、电厂宣传一线，
我的镜头， 始终定格在百里煤电热土的
烟火。尤其是在国庆的重要时间节点，一
张张新旧影像、一帧帧冷暖画面，串联起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岁月变迁， 也镌刻下
中煤人扎根岗位、守护平安、礼赞祖国的
赤诚初心。 普通人的平凡瞬间，正是时代
发展最生动的注脚， 也是国企担当最鲜
活的写照。

早年的国庆记忆， 藏在矿区泛黄的
黑白照片里。 那时节日氛围质朴纯粹，井
口等候室是最热闹的阵地。 每逢国庆，矿
山女工自发坚守一线， 为即将入井的矿
工递上苹果、矿泉水，一句句“安全为天、
遵章守纪”的暖心叮嘱，消解了井下作业
的辛劳。 闲暇时分，女工们自编自演文艺
节目，乡土韵味十足的歌伴舞轮番上演，
矿工兄弟们围坐一处， 伴着欢声笑语欢
度佳节。 简单的仪式、淳朴的笑脸，是数
十年前矿区最动人的国庆底色， 藏着干
群同心的温情与坚守。

时光流转， 我的镜头见证着矿区国
庆模样的迭代更新。 十余年前，矿山文工
团走进井口一线， 接地气的地方小戏、贴

合生产实际的安全小品、朗朗上口的安全
三句半，把安全理念、节日祝福送到矿工
身边。没有华丽舞台，却有最真挚的情怀，
每一段演绎、每一次欢笑，都让安全生产
的底线意识深入人心，让国庆的喜庆氛围
浸润矿区每个角落。

如今的百里新集矿区， 国庆与中秋
双节同庆，喜庆氛围愈发浓厚，企业安全
关怀与暖心举措愈发务实。 无“三违”矿
工及家属抽奖活动，致敬坚守岗位、严守
规章的奋斗者；安全灯谜趣味活动，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安全知识、 凝聚奋进
力量。昔日静态的照片，蜕变为鲜活流畅
的短视频， 一键成片的喜庆画面循环滚
动在井口大屏，光影流转间，尽显矿区和
谐安定、职工安居乐业的崭新风貌。

镜头更迭，光影变迁，变的是记录方
式、节庆形式、矿区容颜，不变的是代代
矿山人坚守安全的初心、 爱岗敬业的担
当，以及对国泰民安、企业发展的美好期
盼。

盛世华诞，初心如磐。 百里矿区薪火
相传，万千矿工笃行实干，以平凡坚守守
护万家灯火，以奋进姿态致敬锦绣山河。

九月，稻香里的中国
赵鸿冰

九月，秋风翻滚稻浪，
庄稼散发诱人的馨香。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秋风里的祖国山辉水媚，天朗气清，
到处都是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喜人景

象。

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
沉甸甸的玉米笑弯了腰，
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下闪亮。
每一株成熟的庄稼都低下头，
接受大地的检阅。
一幅幅画卷，
尽显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气象。

翻开寿春厚重的史册，
农耕文明的种子源远流长。
孙叔敖修筑古芍陂，
造福一方百姓，成就楚国兴盛。
淮南王刘安汇聚门客，
编撰《淮南子》，传下豆腐的佳话。
书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
指引人们春种夏管，秋收冬藏。

北宋王安石在《安丰张令修芍陂》中
写道：

“鲂鱼鲅鲅归城市， 粳稻纷纷载酒
船。 ”

北宋陈舜俞《寄安丰知县修芍陂》诗
云：

“称与淮南夸好事， 耕歌渔唱已相
连。 ”

道尽淮淠两岸、安丰塘灌区的富足时
光。

元代鲁明善在寿春任上撰写《农桑衣
食撮要》，

提出“务农桑，则衣食足；

衣食足，则天下可久安长治”。
以月令指导农事生产，
是对农耕文明的丰富与弘扬。

丰收启新局，实干促振兴。
今日八公山下，淝水之滨，
古老的安丰塘灌区之上，
勤劳智慧的新农人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
扛起粮食安全的重任，奋力筑牢江淮

粮仓。
科技创新、品牌创优，
稻田画美轮美奂，
把收获写在和美乡村的田野上。
一车车、一船船寿县大米，
带着乡愁的味道，
端上长三角、 珠三角千家万户的餐

桌。

九月，秋风吹来稻香，
汗水在脸庞流淌，
喜悦在眉宇间荡漾。
古老乡村披上节日盛装。
这是庄稼人的收获，
这是中国农民的节日，
这是新农人的无上荣光。
致敬辛劳的寿县人民，
每一天的履历上都写着奋发图强。

共同祝福：
稻香里的芍陂，
稻香里的家园，
稻香里的寿县，
稻香里的淮南，
稻香里的安徽，
稻香里的江淮大地，
稻香里的中国！
永远炊烟袅袅，富饶美丽，朝气蓬勃，
书写属于华夏大地的不朽辉煌！


